
死亡，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忌讳的
一个话题。但在殡仪服务公司里，陈
旻和她的同事们每天都和死亡打交
道，与家属的分离之痛同频共振，让
这群年轻人对生与死有了常人不能
企及的思考深度。

“每一天都感觉死亡离我们很
近，特别是在见到很多年轻人因种种
意外而离去的时候。”陈旻说，有人从
高空坠落，有人因感情问题服药自
杀，有人失足落水，他们的家属闻讯
赶来，在冰棺相认的那一刻，崩溃的
模样让她的内心无数次疼痛。

“在20多岁的年纪走进殡仪公
司，仿佛每一天都在进行生命教育，
让我更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段关系
了。”陈旻说自己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是，在陪伴家人的时候，哪怕只是淡
淡地闲聊，她也绝对不会玩手机了。

如果不是恰巧研究民俗学，生死
问题大约是这个年纪的她不会去思
考的领域。在殡仪公司的实习，让陈
旻能从一个最佳视角，既不打扰家
属，还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到一
个个葬礼活动中去。“殡仪从业者，他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业化，去改变
一些观念、一些行为，让生命最后的
告别变得更有温度；我作为民俗学的
研究者，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记
录现代都市人如何面对死亡以及处
理死亡，呈现人们在都市化进程中关
于死亡的观念发生的变化。”

后续，她希望能跟进更多个案，
充实调研材料库；同时走进宁波档案
馆，查询一些历史资料。比如，市区
禁鸣、火化规定、公墓安葬、街区规划
变革等政策出台对丧葬民俗所造成
的诸多影响。而在宁波殡仪行业实
习的这些经历，都将写进这个90后女
生的10万字硕士毕业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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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北师大民俗学硕士、日本筑波大学硕博连读……

90后宁波妹子暑期实习殡仪服务
她的研究课题是“都市人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

淡蓝色的短
袖衬衫、深蓝的
领带、白色的手
套、一丝不乱的
发髻，29岁的陈
旻说此刻的自己
是活这么大以来
穿戴“最正式”的
模样。从今年 8
月下旬开始，这
个 90 后的宁波
妹子每天都准时
到宁波永逸殡葬
礼仪服务有限公
司上班。作为日
本著名的国立大
学筑波大学历史
人类学民俗学方
向硕博连读留学
生，她把殡仪服
务当作了自己硕
士阶段的研究课
题的一个方面。
为了能够更好地
了解殡仪服务，
她在暑假期间进
入殡仪公司开始
实习……

“老实说，家人对我的这个决定是
不太理解的。”化着淡妆，戴着一副潮流
眼镜，陈旻十分活泼健谈，她用了一个词
来形容家人们听到她要去殡仪服务公司
实习时的错愕——“外星人”，他们觉得
这孩子太不走寻常路了。“后来没办法，
也只得接受了，毕竟父母也只有我这一
个女儿。”说这话时，她调皮地笑了。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北师大民
俗学硕士，一路“别人家孩子”长大的乖
乖女，是何时把目光聚焦到了生死这个
话题上？或许是5年前的那个夏天，陈
旻的爷爷去世，一场手忙脚乱的葬礼，
让当时24岁的她第一次直面死亡。她
说，爷爷中风离去时，浑身插满了营养
液、药品的管子，部分身体浮肿乌青，

“看起来不太体面”。另一方面，家人们
几乎没经历过葬礼，全都手足无措，对
于人生最后一程的很多礼仪程序完全
陌生，“可以说，家属全程缺少参与感，
只剩无助无知。”

那时，陈旻已在北师大进行了一年

多的民俗学学习，但还是被突如其来的
这场葬礼直击内心。“与之前读过的、关
于葬礼的论文中的描述很不一样，这让
我明白了一件事，如今民俗学的研究仍
然很少聚焦当下都市人的生活百态，特
别缺少对丧葬这一人生终点领域的重
视。”3年前，在申请日本留学时，她把
自己的研究课题拟定为“研究都市人是
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并拟定了自己
的家乡宁波作为调查地点，成功打动导
师，这也将是她的硕士毕业论文。

今年全球疫情影响，好不容易回
国，陈旻没来得及休息，8月下旬立刻
联系了宁波永逸殡葬礼仪服务有限公
司，开始了自己的实习与调查。“民俗不
是只讲过去的古老风俗，更应该朝向当
下，聚焦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百态。我理
解的人生告别，在如今的社会其需求仍
然不变，依旧是一场逝者的分离和生者
的聚合。”她渴望着，在永逸殡仪服务公
司里，能接触到更多个案，参与到更多
丧葬仪式中去。

刚到公司，陈旻被分派给礼仪主管
罗佳当徒弟。这个23岁的成都女孩儿，
是长沙民政学院的科班生，在公司负责
祭祀摆件、礼仪流程梳理等工作，同时
也是宁波市遗体捐献人文关怀服务队
的队长，两年多来，经她和同事之手已
为宁波协调了72例遗体（角膜）捐献。

在礼仪班做事，按正常工作流程，
每天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但加
班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昨
天晚上前来灵堂悼唁的逝者亲友特别
多，就加班到了晚上8点多。”陈旻负责
接待欲赠送逝者花圈与礼被的逝者亲
友，打印张贴到花圈上的挽联。50多
对挽联，丝毫不能出错，同事们带着她
一起细心地核对了好几遍，对完礼单后
大家才放心回家。

半个多月的实习，陈旻跟着比她还
小6岁的师傅罗佳以及其余比她年轻
许多的礼仪工作人员做遍了业务洽谈、
接待家属、礼堂布置、逝者沐浴等多个
领域。从书本到现实，也给研究生妹子
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

比如，不少逝者都会要求个性化定
制，这就非常考验殡仪从业者的智慧和
速度。前几天，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宁波
人在外地火化后要叶落归根，家属说，
能不能让仪式温馨一些？永逸团队马
上就设计了鲜花祭台，将相思玫瑰摆成
心型，四周环绕向日葵、百合、雏菊，还
为告别人员增设了撒花送别环节，博得
家属含泪点赞。

比如，不管家属在不在，服务团队都
会按照标准流程，对躺在冰棺里的逝者
深深鞠躬，并会在化妆前为其敷一次面
膜。“正因为这是逝者最后一次出现在家
人面前，所以才更需要为他们保持好的
仪容，敷面膜后上妆的效果会更好。”

比如，不管是在告别厅的讣告还是
挽联上，女性的身份要么冠夫姓，要么就
是孩子口中的“母亲大人”，而多场告别
仪式看下来，每次哭得最厉害的几乎都
是这些女性逝者的父母。这让陈旻心里
五味杂陈，那么多的女性，至死也是披着
其他身份离去的，而作为独立个体的她
们呢？是否已在生活中逐渐磨灭了？

女孩要去实习殡仪服务
家人说她是“外星人”

从洽谈、接待到为逝者沐浴
忙碌工作中，她也有不少感触

每一天的生命教育
都让她更珍惜
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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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旻（左）在比她小 6 岁的师傅罗佳
（右）的指导下学习果点摆盘。

上班前，陈旻认真整理自己的着装。

果点摆盘也是一门技术活。


